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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之蝇；库里洛夫事件》

前言

　　战争、革命、死亡、牢狱、流放、无边的梦境⋯⋯二十世纪初的俄国，正是这样一个永远得不到
安宁的地方。第一次世界大战激化了各种社会矛盾，让原本就满目疮痍的俄国雪上加霜，沙皇的专制
终于走到了尽头，俄国革命爆发了。年幼的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经历了动乱年代，在俄国革命之后
开始不断地逃亡，最终在法国安定下来。就是在颠沛流离之后，有了《秋之蝇》和《库里洛夫事件》
这两部小说。　《秋之蝇》出版于一九三一年，是以作者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亲身经历写就的。
塔季扬娜·伊万诺夫娜，一名忠诚的仆人，为卡林纳一家几代人奉献一生：作为奶妈，养大了几个孩
子；俄国革命期间，先是为卡林纳家看家，又埋葬了在自己面前惨遭杀害的卡林纳家的儿子尤里；她
不远万里，步行给主人送去了缝在裙子里的珠宝。卡林纳一家最终在巴黎定居下来，塔季扬娜·伊万
诺夫娜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她不断地回忆过去，回想着“我们那个年代⋯⋯”

Page 2



《秋之蝇；库里洛夫事件》

内容概要

《法兰西组曲》作者惟一描写俄国革命的传世名作，深刻刻画人性与革命之间的挣扎，小人物在大时
代中的沉浮与悲哀。
作为1919年俄国十月革命的亲历者和流亡者，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见证了这场革命所带给普通人的
巨大影响。《秋之蝇：库里洛夫事件》就是这样一部将笔触对准革命中的普通人生活的伟大作品。《
秋之蝇》描写一位纯朴、忠诚的老女佣在俄国革命来临之际，为老东家看守空房、并不远万里追随他
们来到巴黎，最终投河自尽的悲惨故事，令人心碎。而《库里洛夫事件》则表现一位革命者为了刺杀
革命的刽子手、教育大臣库里洛夫，而改名易姓打入敌人内部，接近库里洛夫，但在了解了库里洛夫
其人之后，刺客在革命与人性之间摇摆不定⋯⋯
《库里洛夫事件》：莱昂·M接到了肃清克雷洛夫的命令，命他处决库里洛夫――沙皇尼古拉二世的
国民教育大臣。但是要完成这一卑劣的任务，这个二十二岁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必须耐心等待九个月：
他的上司希望暗杀行动能够引发前所未有的反响，所以需要等到普鲁士大帝前来访问时采取行动。于
是，莱昂·M施巧计变身为瑞士医生马塞尔·勒格朗，并成了教育大臣的医生。库里洛夫患有肝癌，
受尽折磨。他未来的刽子手前来为他治疗，听他倾诉衷肠，却发现过去别人描述的、“残忍贪婪的抹
香鲸”般的大臣并不存在。很快，仇恨让位给了同情。这个恐怖主义者会有足够的力量将行动进行到
底吗？在良心的谴责下，他会有胆量投出炸弹吗？数十年过去了，莱昂·M在尼斯过着平静的退休生
活。在日记中，他开始回忆起来。
《秋之蝇》：和《樱桃园》中的老仆人福斯特一样忠心耿耿、从不懈怠，塔季扬娜·伊万诺夫娜同样
也把自己整个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她的主人，她看着他们出生、长大的卡林纳一家。当十月革命把一家
人从卡里诺夫卡的庄园赶走后，是她挽救了银器和值钱的餐具免遭洗劫。同样也是她埋葬了被一个日
后成了人民警察的童年伙伴杀害了的尤里。之后，她穿越了俄罗斯，给避难在敖德萨的卡林纳一家送
去了她缝在自己裙子卷边里的主人家传的钻石。她还跟随卡林纳一家去了巴黎，继续服侍他们，在泰
尔纳街区逼仄的公寓里，在那里，流亡者就像秋天的苍蝇一样团团打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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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1903年出生于俄国基辅一个乌克兰犹太银行家家庭，十月革命后，她移居巴
黎，凭借其处女作小说《大卫·格德尔》（1929年）登上法国文坛。二战爆发后，她躲在法国南部一
个小镇里。1942年夏被杀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
2004年，由内米洛夫斯基的女儿德尼斯·爱泼斯坦在母亲遗物中找到的未完成小说《法兰西组曲》得
以出版，破例获得当年度法国雷诺多文学奖，迅速成为风靡世界的当代文学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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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秋之蝇　　一　　她点点头，用从前的口吻说：　　“好吧，再见，尤罗奇卡⋯⋯当心你自个儿
的身体，我亲爱的。”　　日子过得多快呵⋯⋯儿时，当他秋天离家去莫斯科中学读书，就是这样过
来和她告别的，就在这个房间。有十年、十二年了罢⋯⋯　　她看着他的军官制服，带着一点诧异、
一丝忧郁的骄傲。　　“啊，尤罗奇卡，我的小乖乖，我感觉仿佛才是昨天⋯⋯”　　她沉默了，做
了一个慵懒的手势。她在卡林纳家已经呆了五十一年了。她曾是尤里的父亲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
的奶妈，此后她又带过他的弟弟妹妹，他的子女⋯⋯她还记得亚历山大·基里洛维奇，一八八七年死
于土耳其战争，那已经是三十九年前的事了⋯⋯现在，轮到下一辈基里尔、尤里他们奔赴战场了⋯⋯
　　她叹了口气，在尤里的额头划了一个十字。　　“去吧，上帝保佑你，我亲爱的。”　　“是的
，我的老嬷嬷⋯⋯”　　他笑了，带着嘲讽和听话的表情。他长了一张农夫的脸，粗犷而朝气蓬勃。
他不像其他卡林纳家的人。他把老妇人硬得像树皮几乎发黑的小手握在自己手中，想把它们送到唇上
。　　她脸一红，赶紧把手抽了回来。　　“你疯了？我又不是年轻漂亮的小姐。走吧，尤罗奇卡，
现在下楼吧⋯⋯他们还在下面跳舞呢。”　　“再见，奶妈，塔季扬娜·伊万诺夫娜，”他拖长了声
调，带着戏谑和有些无精打采的口吻说，“再见，我会从柏林给你带一条真丝披肩回来的，如果我去
那儿的话，去了那才叫怪呢，此前，我会从莫斯科给你寄一块布料过年。”　　她勉强笑了笑，把薄
嘴唇抿得更紧了，一抿越发往里缩，仿佛被苍老的下颌吸了进去。那是位七十多岁的妇人，貌似孱弱
，小小的个头，生动而微笑的脸庞；她的目光有时候依然是深邃的，有时候则慵懒而平静。她摇了摇
头。　　“你许诺了好些东西，你哥哥也和你一样。但到了那儿你们就会把我们忘记了。总之，只希
望上帝保佑这一切快点结束，你们俩都平安回来。这一不幸会很快结束吗？”　　“肯定会的。快而
不幸。”　　“可不能拿这个开玩笑，”她生气地说，“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　　她离开他，在
打开的行李箱前跪下。　　“你可以让普拉托什卡和皮奥特在方便的时候上来搬行李。一切都准备好
了。毛皮大衣在底下，还有花格子旅行毛毯。你们什么时候出发？现在是午夜。”　　“只要我们明
早到达莫斯科就可以了。火车明天十一点出发。”　　她叹了口气，习惯地点点头。　　“啊，我主
耶稣，多么忧伤的圣诞节啊⋯⋯”　　楼下，有人在钢琴上弹奏一支欢快轻盈的华尔兹舞曲；可以听
到舞步踏在老地板上和鞋根碰撞的声响。　　尤里做了一个手势。　　“再见，我下楼了，奶妈。”
　　“去吧，我的心肝宝贝。”　　她一个人呆着。一边叠衣服一边嘟囔：“靴子⋯⋯日常必需用品
⋯⋯在乡下还用得着⋯⋯我没忘什么东西吧？皮袄都在楼下⋯⋯”　　也是这样，三十九年前，当亚
历山大·基里洛维奇走的时候，她也为他收拾了军装，她记得很清楚，我的上帝⋯⋯老女仆阿加菲娅
那时还在世⋯⋯她自己还年轻⋯⋯她闭上眼，深深地叹了口气，笨拙地站起身。　　“我真想知道那
两个狗崽子普拉托什卡和彼得卡在哪儿，”她咕哝道，“上帝原谅我。他们今天都醉了。”她捡起掉
在地上的披肩，遮住头发和嘴巴，下了楼。孩子们的房间被安置在屋子最古老的那一部分。这是座美
丽的府邸，典雅的建筑，巨大的希腊式三角楣，装饰了很多廊柱；花园一直延伸到邻村苏哈列沃。五
十一年来，塔季扬娜·伊万诺夫娜从来没有离开过这里。只有她清楚所有的壁橱、地窖和底楼废弃的
阴暗的房间，那些房间过去是些华丽的厅堂，几代人曾经住过⋯⋯　　她快步穿过客厅。基里尔看到
她，笑着喊道：　　“好啊，塔季扬娜·伊万诺夫娜？他们要走了，你的心肝宝贝们？”　　她皱一
皱眉，同时笑了笑。　　“走吧，走吧，去受点苦对你来说也不是坏事，基里鲁什卡⋯⋯”　　这一
位和他的妹妹露露一样有着卡林纳家族世袭的派头，长得俊美，亮晶晶的眼睛，幸福而冷酷的神情。
露露被她表弟切尔尼舍夫、一个十五岁的中学生搂着跳华尔兹。昨天她刚满十六岁。她很迷人，红润
的脸颊，因舞蹈而绯红，黑色的辫子，粗粗的，盘在她小小的头上，宛如深色的皇冠。　　“时间，
时间，”塔季扬娜·伊万诺夫娜心想，“啊，我的上帝，人们不知道它是怎么流逝的，忽然有一天，
看到小孩子们都比你高出一头了⋯⋯露里奇卡也是，现在她是个大姑娘了⋯⋯我的上帝，仿佛还是昨
天我对她父亲说：‘别哭了，科连卡，都会过去的，我的心肝。’而他现在已经是位老人了⋯⋯”　
　他和叶连娜·瓦西里耶夫娜一起站在她面前。看到她，他颤抖了一下，低声说：　　“已经到点了
？塔纽什卡？马备好了？”　　“是的，是时候了，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我让人把行李放到雪
橇上。”　　他低下头，轻轻地咬着他宽宽的、苍白的嘴唇。　　“就到时间了，我的上帝？好吧⋯
⋯你想怎样？走吧，走吧⋯⋯”　　他转向妻子，微微一笑，用平时有些倦怠而平静的语气说：　　
“孩子们总会长大，老人们总会消失⋯⋯不是吗，叶连娜？来吧，我亲爱的，我想是真的到时间了。
”　　他们互相凝视着，一言不发。她神经质地把黑色的蕾丝围巾往细长柔软的脖子上一甩，只有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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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完好无损地保持了年轻时的美貌，还有她的绿眼睛，水汪汪的。　　“我和你一起去，塔季扬娜。
”　　“那又何必呢？”老妇人耸耸肩，“您只会着凉。”　　“没关系。”她不耐烦地咕哝了一声
。　　塔季扬娜·伊万诺夫娜静静地跟着她。她们穿过无人的小走廊。以前，当叶连娜·瓦西里耶夫
娜还是叶列茨卡娅伯爵夫人的时候，夏夜当她来花园尽头的亭子里和卡林纳幽会的时候，他们就是从
这扇小门进入酣睡中的房子的⋯⋯也就在那里，清晨，她有时会碰到老塔季扬娜⋯⋯她仿佛还看到她
在她经过的时候一让并在胸口划十字。这些好像都很久远了，仿佛一个奇怪的梦。当叶列茨基去世后
，她就嫁给了卡林纳⋯⋯一开始，塔季扬娜·伊万诺夫娜的敌意让她难受、懊恼，常常⋯⋯她当时还
年轻。现在，不一样了。有时候她会带着某种讽刺而忧郁的快乐窥视老妇人的目光，看她退让和矜持
的动作，仿佛她还是跑去老椴树下幽会偷情的罪人⋯⋯这些，至少还是青春的些许痕迹。　　她高声
问：　　“你没忘什么吧？”　　“当然没，叶连娜·瓦西里耶夫娜。”　　“雪很大。在雪橇上加
些褥子。”　　“放心吧。”　　她们推开露台的门，门在厚厚的雪中咯吱着、费劲地敞开了。冰冻
的夜里弥漫着冷杉的味道和远处的烟雾。塔季扬娜·伊万诺夫娜把头巾在下巴上打了一个结，一溜跑
到雪橇边。她身子骨还硬朗，动作也还灵活，就像当初傍晚时分她到花园里找还是小孩子的基里尔和
尤里。叶连娜·瓦西里耶夫娜闭了一会儿眼睛，回想起两个儿子，他们的脸，他们的游戏⋯⋯基里尔
，她的宠儿。他是那么英俊，那么⋯⋯幸福⋯⋯她紧张他胜过紧张尤里。她很爱他们两个⋯⋯但是基
里尔⋯⋯啊，想这些真是罪过⋯⋯“我的上帝，保佑他们，救救他们，让我们老去的时候依然子孙绕
膝⋯⋯聆听我的祈祷吧，吾主！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塔季扬娜·伊万诺夫娜说。　　塔季扬娜·
伊万诺夫娜走上露台的台阶，抖了抖粘在披肩网眼上的雪花。　　她们回到客厅。钢琴声歇了。年轻
人站在客厅中间，低声聊着。　　“到时间了，我的孩子们。”叶连娜·瓦西里耶夫娜说。　　基里
尔打了一个手势。　　“好的，妈妈，马上⋯⋯再干一杯，先生们。”　　他们为沙皇的健康、为皇
室、为盟军、为德国的毁灭干杯。每次干完，他们都把酒杯扔到地上，仆人们则默默地把碎片捡起来
。另一些仆人候在走廊上。　　当军官们经过他们面前，他们跟背死书一样一起重复道：　　“啊⋯
⋯再见，基里尔·尼古拉耶维奇⋯⋯再见，尤里·尼古拉耶维奇。”只有老厨师安季普一人醉醺醺的
，很忧郁，灰白头发的大脑袋耷拉在肩膀上，哑着嗓子大声地、机械地加了一句：　　“上帝保佑你
们身体健康。”　　“时代变了，”塔季扬娜·伊万诺夫娜嘟囔着，“以往老爷出发⋯⋯时代变了，
人也一样。”　　她跟着基里尔和尤里到了露台。雪下得很急。仆人们举高点着的灯，照亮了路口的
雕像，覆盖着冰霜，两个柏洛娜闪闪发亮，古老的花园冰封了，一动不动。塔季扬娜·伊万诺夫娜最
后一次在雪橇和道路上方划了一个十字；年轻人喊她过去，笑着把夜风吹拂下的滚烫的脸颊凑过来。
“好了，再见，保重，老嬷嬷，我们会回来的，别怕⋯⋯”车夫抓住缰绳，吆喝一声，如同调子又高
又尖又怪异的口哨声，马儿出发了。一个仆人把灯搁在地上，打着哈欠。　　“您还呆在这儿？姥姥
？”　　老妇人不回答。他们走了。她看到露台和衣帽间的灯一盏盏渐次熄了。在屋子里，尼古拉·
亚历山德罗维奇和他的宾客们又回到餐桌前坐下来晚餐。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机械地从仆人手中
接过一瓶香槟。　　“你们为什么不喝呢？”他努力挤出一句话，“应该喝酒。”　　他小心地给伸
过来的杯子满上酒，他的手指微微颤抖。一个胖男人，画着胡子的谢多夫将军走到他面前，在他耳边
轻声说：　　“您别难过，我亲爱的。我已经跟他们的长官交代过了。他会关照他们的，您放心吧。
”　　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微微耸了耸肩。他自己也去过圣彼得堡⋯⋯他弄到了一些信，也得到
了几次召见。他跟大公谈过。好像他可以阻止子弹，预防痢疾⋯⋯“当孩子们长大了，就只能袖手旁
观让生活自作主张⋯⋯但还是会心神不宁，忍不住要去奔走，要去胡思乱想，说真的⋯⋯我老了，”
他忽然这么想，“老了，胆小了。战争？⋯⋯我的上帝，二十岁的时候我何曾梦想过比它更美的命运
？”　　他大声说：　　“谢谢，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您想怎样？他们将和别人一样打仗。
但愿上帝赐予我们胜利。”　　老将军热切地重复道：“上帝保佑！”其他人，那些去过前线的年轻
人闷声不响。他们中的一个机械地打开钢琴的琴盖，敲出几个音符。　　“跳舞吧，我的孩子们。”
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说。　　他坐回桥牌桌前，朝妻子打了一个手势。　　“你该去休息了，叶
连娜。瞧瞧你多苍白。”　　“你也一样。”她低声说。　　他们默默地握着对方的手。叶连娜·瓦
西里耶夫娜走了出去，老卡里纳抓了牌开始玩，时不时难过一下，银烛台上的烛火摇曳着，有些心不
在焉。　　二　　又站了一会儿，塔季扬娜·伊万诺夫娜听着铃铛声远了。“他们走得真快。”她想
。她站在路中央，两手把脸上的披巾紧了紧。雪，又干又轻，掉在眼睛里就像一粒灰尘；月亮已经升
起来了，雪橇的印子深深地嵌在结冰的地面上，闪着蓝色的幽光。风向转了，很快，雪开始落得猛了
。轻微的铃铛声已经停了；积满冰雪的冷杉在寂静中发出折断的声响，好像人费力发出的沉闷的呻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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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妇人慢慢朝房子走回来。她想着基里尔，想着尤里，带着一种痛苦的惊愕⋯⋯战争。她模糊
地想象那是一片荒原和奔马、像熟透的豆荚爆裂开来的炮弹⋯⋯像一幅朦胧的画⋯⋯在哪儿看到的？
⋯⋯或许是在一本孩子们的涂色课本上⋯⋯什么孩子？是这帮孩子，还是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和
他的兄弟们？⋯⋯有时，当她感到累了，就像今夜，她在记忆中就把他们搞混了。一个混乱而漫长的
梦⋯⋯她莫不是要和以前一样，在老房间科连卡的叫声中醒来？⋯⋯　　五十一年⋯⋯那时候，她也
有过一个丈夫，一个孩子⋯⋯他们都死了，他们两个⋯⋯已经有很久她很难想起他们的模样了，有时
候⋯⋯是的，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　　她上楼到安德烈身边，他是她负责照看的卡
林纳家最小的孩子。他还睡在她旁边，在这个边上的大房间里，在这里，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
之后是他的弟弟妹妹都生活过。这些人要么死了，要么是去了远方。摆放了很少的家具，房间显得太
宽敞、太高了，塔季扬娜·伊万诺夫娜的床和安德烈的卧榻，卧榻有白色帘子，床栏间挂着一个小小
的古老的圣像。一个放玩具的箱子，一张陈旧的木头课桌，以前是白色的，四十年过去已经磨光了、
现出淡淡的灰色，像上了漆⋯⋯四扇光光的窗户，红色的老地板⋯⋯白天，一切都沐浴在充足的阳光
和空气里。当夜晚和奇异的寂静降临，塔季扬娜·伊万诺夫娜对自己说：“是时候了，现在，该有别
的孩子来了⋯⋯”　　她点燃一支蜡烛，朦胧地照亮了画满狰狞天使巨大形象的天花板，她用一个圆
锥形的纸卷罩着火焰，走近安德烈。他睡得很沉，金黄色的脑袋陷在枕头里；她摸了摸他露在床单外
面的额头和小手，然后坐在他身旁，平常坐的那个位置上。夜里，她可以几小时几小时这样坐着，半
睡半醒地打着毛线，被火炉的热气烤得迷迷糊糊的，想着过去的日子和有朝一日基里尔和尤里结婚，
新降临的儿孙辈会睡在这里。安德烈很快也要离开了。一到六岁，男孩子就要到楼下去睡，和家庭教
师还有管家们住在一起。但这间老房子从来没有长时间闲置过。基里尔？⋯⋯或者尤里？⋯⋯或者露
露，也许？⋯⋯她看着蜡烛在寂静中燃烧发出的单调声响，轻轻地摇着手，仿佛在摇摇篮。“我还会
看到几个孩子的，如果上帝愿意的话。”她喃喃自语道。　　有人敲门。她起身，低声问：　　“是
您吗，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　　“是的，奶妈⋯⋯”　　“轻点进来，别吵醒孩子⋯⋯
”　　他进来；她搬了一张椅子，小心地摆在火炉边上。　　“您累了？您要喝点茶吗？水一会儿就
热好了。”　　他阻止了她。　　“不用。别麻烦了。我什么都不需要。”　　她捡起掉在地上的毛
线，重新坐下，明晃晃的毛线针飞快地戳着。　　“您已经很久不来看我们了。”　　他没回答，把
手伸到呼哧呼哧的炉子上。　　“您冷吗，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　　他收回胳膊交叉在胸前
，微微战栗了一下；她像过去那样惊叫道：　　“您又病了？”　　“才没有呢，我的老嬷嬷。”　
　她有些不满地摇摇头，沉默了。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看了看安德烈的床。　　“他睡着了？”
　　“是的。您想看看他吗？”　　她站起身，取过灯，走近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他没有动⋯
⋯她俯下身，迅速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　　“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科连卡⋯⋯”　　“别
管我，”他咕哝了一声。　　她静静地背过身。　　最好还是什么都别说。如果不在她面前，他还能
在谁面前自在地流眼泪呢？⋯⋯叶连娜·瓦西里耶夫娜自己都受不了⋯⋯但最好还是什么都别说⋯⋯
她慢慢地退到阴暗处，低声说：　　“等我一下，我来准备点茶，这会让我们俩都暖一暖身子⋯⋯”
　　当她回来的时候，他似乎平静下来了；他机械地转着炉子的柄，炉灰从上面掉出来，带着沙子一
样细碎的声响。　　“瞧瞧，塔季扬娜，我跟你说过多少次让人把这些洞堵上⋯⋯瞧瞧，瞧瞧，”他
指着一只在地板上跑的蟑螂说道，“它们就是从那儿爬出来的。你认为这对一个孩子的房间健康吗？
”　　“您知道这是家庭兴旺的象征，”塔季扬娜·伊万诺夫娜耸耸肩说，“感谢上帝，这儿一直都
有蟑螂，您就是在这儿养大的，在您之前还有其他人。”她把她拿来的茶杯放在他手上，用调羹搅了
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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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内米洛夫斯基这些篇幅较短的小说也许时时穿插着俄国人宿命论的无可奈何，但这的确是年轻的
内米洛夫斯基在其创作中纵容自己流露出的情绪。大卫·格德尔和库里洛夫这样的人物身上最令她感
兴趣、也最令她赞赏的，是他们的坚韧和对生存的渴望，尽管这是出于本能。　　——美国《国际先
驱论坛报》　　内米洛夫斯基的视野宛如托尔斯泰。她看到了人性的丰富与人生的乏味，然后成功地
以一种深情、克制和绝对诚实的笔调将它们糅合在一起。　　——美国《欧普拉杂志》　　内米洛夫
斯基对人性中的自我欺骗保持警惕，看待自然世界的目光却是那样温柔，她以其令人绝望的才华描述
了一个社会步履蹒跚地沦入灾难性的混乱。　　——英国《伦敦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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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秋之蝇》收入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两部以俄国革命为背景的中篇小说。

Page 10



《秋之蝇；库里洛夫事件》

精彩短评

1、作者观察的细致入微，文章也很有深度，引人深思。
2、蝇
3、可悲之人，自有可恨之处！
4、2015.3
5、库里洛夫事件翻译得更好些，可能是原作也更好吧。俄国的革命也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啊。
6、写得真棒。但是人名的长度严重影响了阅读速度
7、看《秋之绳》的时候，觉得虽然感觉出来了，但语言的描述略带混乱，可能用意识流手法来写会
比较好。回忆，有时何尝不是对现实的补偿，麻痹自己的方法，然而，人的无力，就如秋天的绳虫，
无法抵抗日渐逼近的严寒，只是坐着临死前的挣扎。同样是反思俄国革命，《库里洛夫事件》换了个
角度，个人很喜欢这篇小说，将人性的矛盾和人生的挣扎空虚都写出来了。制度是个框架，执行的永
远是人类，可是因为制度人类会被划分成不同的群体，无关信仰和目的。于是延伸的思考之一就是道
德，人性的道德和职业的道德常处于一种矛盾状态。这里的职业既包括所属的政治党派也包括仅仅是
一个作家。小说的道德边界应该不是划在国界或是民族的界限上，也不应该划在身份的界限上。而这
，真的很不容易。
8、人——只有生命最伟大，只有感情最神圣。
9、在《秋之蝇》中，革命带来的改变落脚在一个老仆人身上。通过一个可怜人的命运，让人在阅读
中无时无刻不在压抑着。然后最后她死在河水中，却让人有一种释然的感觉。死亡不等于苦难的高潮
，而是回归。至于《库米洛夫事件》，更真实，更有力度。其价值在于，以一种相对中立的态度看革
命。这是人类的处境，无论作出何种努力，其过程均是残忍。
10、写的真好啊，理解就是消解。第一篇太轻，第二篇精纯又幽微，抒情也恰达到眼眶骤然湿润的那
个度。
11、《库里洛夫事件》可与《色·戒》相得益彰。
12、西方的视角、东方的题材，中国人在阅读中会会心一笑、会明白些许、会生发糊涂。很男性的潜
伏题材、老练的写作能力。不错！
13、一如既往的精彩描写。好吧，因为她，我得学些法语俄语。
14、初二
15、库里洛夫事件写的太牛了！！
16、可能是苏联时期的禁书，有时间再看看。
17、命运像一场注定的、令人心酸的闹剧，将我们玩弄于鼓掌之中，我既惊讶又欣赏。
18、内心震颤。
19、故事很流畅，就是说了个故事。
20、细腻的心理描写，有点纠结，有点彷徨，但是这······就是人生，我们的人生。
21、宁静的文字
22、书给人的感觉很不错！看上去好舒服！
23、很不错的名著啊，价格很便宜
24、如果是内米的作品，就要从三星降到两星了。混杂而略显轻浮的叙事，并不突出的她后来打动我
至死的对人性的理解，无趣的对理想主义者的描述，对他经历的转变和斗阵的过程也让我只是觉得奇
怪。我在这两部作品里没有看到她大卫格德尔里精准的比喻句和刻薄刻画的那些栩栩如生的脸，也没
有法兰西组曲里继承下来的托尔斯泰的遗产。叹气，不喜欢捧人的简介，实事求是最好。
25、革命，就是一场杀戮
26、《秋之蝇》：战争总是残酷的，不得已的背井离乡之后，是浓浓的哀愁。
《库里洛夫事件》：他们都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对权力的渴望也能使人变得愚蠢。
27、补。《秋之蝇》的翻译很好，一口气读完，淡而有味。
28、重要的是生命。却该如何延续这一生命？每一秒每一天，每一日每一月，除了重复愚蠢，还能做
什么？又是为了谁在做什么？
29、很好。很喜欢的装订样式，纸质也好，哈
30、革命的雄性荷尔蒙和内米洛夫斯基细腻的笔触相融合，是如此地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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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秋之蝇还OK~但库里洛夫事件确实好看
32、后一篇可与《色戒》比照。
33、两个中篇都是写的俄国的事情，内米洛夫斯基全家从那个国家逃离之后，再没有回去过的国家。
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她有些像张爱玲，她成长的过程里一直听到这些关于过去的故事，而那种繁荣落幕
之后的伤感也被永远地带进了她们的作品里。内米洛夫斯基是一个特别擅长描写人物的作家，而且她
写人物对话也很有自己的特点，如果没有那么早惨死在集中营里，或许她能成为这个时代重要的女性
作家。
34、在时代的漩涡里人们是多么的无能为力啊，可我们又只能随波逐流。革命呢，又正如加缪在《反
抗者》里所讲的那样。
35、书可以，对当时的历史了解有帮助。
36、切肤之痛
37、不要相信你会死去，正如不要相信你会活着。
38、《秋之蝇》中流亡者的愁苦是纳博科夫永久的伤痛，《库里洛夫事件》生命超越了一切
39、同样是写俄国革命，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却写的十分地柔和，事件如石头般掷进人生的洪流里
，波荡起浅浅地涟漪，无所谓沉浮与悲哀，好好坏坏最后都归于无息。较之《库里洛夫事件》，我更
喜欢《秋之蝇》，面对流亡岁月老女佣默默为其主奉献一生，小主们对她的依恋却伴随着成长越来越
少，到头来她在众人眼中渐渐地变得老而无用，她绝望地选择了投河自尽，待到寒冷与死亡让她清醒
，她已无可避免的滑向了死亡。人生不需要太多的渲染，它本身就已很残酷，隐忍地呈现它对人对己
都是一种善意。
40、作者与众多优秀男性作家相比，毫不逊色。
41、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Irene Nemirovsky)，俄裔法国犹太女作家,1903年出生于俄国基辅的一个乌
克兰犹太银行家家庭，父亲是前莫斯科银行行长，母亲是一位没落贵族小姐。十月革命后，她逃亡巴
黎，凭借其处女作小说《大卫·格德尔》（1929年）迎来了文学上的成功，紧接着，她又创作了小说
《舞会》（193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巴黎大逃亡之后，她躲在摩万的一个小镇里，后遭法国宪兵
逮捕，1942年夏被杀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当时，她在十三岁的长女德尼斯带着一口箱子东躲西藏，
箱子装着承载着痛苦的圣物：母亲的遗稿———直至今天才出版的《法兰西组曲》。 1942年夏天被杀
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很喜欢这样的作品，尤其是《契珂夫的一生》
42、库里洛夫事件有种遥远但无奈的悲剧感   
43、看过该作者的契诃夫传，不错
44、革命真的是黑暗中的一线光明吗？在牺牲了无数生命，经历了血雨腥风之后，莱昂M明白了：革
命，就是一场杀戮！其实，没有什么是值得换取的，重要的只有生命。
45、书是好书，价格也是好价格，快递不敢恭维。在当当买书快十年了，这次的快递史无前例，2月8
号下单，十天才收到，当当怎么了？
46、翻译得有点⋯⋯反正我并没期望在描写俄国革命的小说里看到“恶趣味”这样的词语
47、《库里洛夫事件》从生来到觉醒的革命心理推演完整影响了事件走向，正如昨日读到维特根斯坦
的话，一切革命者在革命前都能革了自己的命。《秋之蝇》的出发角度也非常优异精准，在战争波荡
开的远处有一丝涟漪微小泛起，老仆如秋之蝇未衰先腐，在他乡重构起生活的年轻主人们与她所寄情
时代的一逝不返，是自己精神家园的崩毁，也是战争予以人摧灭的缩影。我喜爱作者一切作品皆是悲
剧，携着生存体认冷静叩问。但秋之蝇写作力道太弱，表现力不足以支撑起结架。而前者高潮也还不
够浓烈，读了四篇，切割最精准的还是《大卫格德尔》。
48、天才之作！
49、秋之蝇不错
50、三星半
51、之前读过她的《法兰西组曲》，这次买来他其他的小说，我真觉得像曼斯菲尔德女士再现一样。
52、《库里洛夫事件》那篇，忽然让我有点明白了哈姆雷特。
53、卓越大降价时买的内米洛夫斯基之一。对库里洛夫和M的描写很见功力。俄国式的钻到人性的最
深处。
54、没有三星半吗。。后半本比前半本好
55、就是那种感伤，那种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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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心境变了，这种文字读起来也索然无味。
57、很喜欢的一本，每次回家都尝试寻找，但已然两年找不到了
58、看起来不错，外面很整洁
59、我爱内米洛夫斯基是因为她是个清醒但温柔的女性，第一篇写永恒的乡愁：对故土的、对生命的
，如篇名所示通篇写的是衰落下降的状态，但是她从不陷入自哀自怜；第二篇的矛盾激烈多了（虽然
以她的笔法写还是偏柔和），哎这个世界还有什么是必然的呢，只有她这样的写法能动摇我那种认死
理的顽固心理（真是吃软不吃硬），哪怕是暴戾愚蠢的当权者，也有可以触动人的一面，那么究竟看
待一个人可以只持一种态度吗？但是这样不就落入了我讨厌的道德相对主义？尽管我始终没有答案，
还是感谢伊莱娜给了我一个可能永远没有答案的新问题。（幸好至少能坚持对生命的看法。）
60、這本書和一些事讓我的思想動搖了⋯⋯
61、她是苦难中的局外人，因为清醒所以荒诞，她给不了答案。“这两名政客被人畏惧，遭人怨恨，
只因为他们也会犯错，他们缺乏判断，他们也有梦想。在我看来，他们和其他人类一样，不过是些能
力有限的可怜的生灵，我，也不例外⋯⋯”革命，就是一场杀戮！⋯⋯其实，没有什么是值得换取的
，重要的只有生命。“”这跟怜悯毫无关系。我们缺乏的是某种幽默感⋯⋯“
62、总让人觉得是文献价值重于文学价值，内米洛夫斯基还是更适合于描写更具日常感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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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1，《秋之蝇》可同福楼拜的《一颗淳朴的心》对照着看，前者明显受后者影响，而《秋之蝇》还
是浮浅了一点，尽管它的战争只是辽远背景上的一抹轻烟；2，《克里洛夫事件》尤为精彩的是开篇
，如同一幕略微变形了的戏剧，内米洛夫斯基对于光照的控制有着她独特的处理，在熄灭与骤然的照
亮之间显现出人性和往昔压制了的回忆，然后，一切又转入一种程式，你基本可以料想到下面会怎么
写以及结局，但不管怎样，《克里洛夫事件》是这四篇里面最好的一篇，而这也不是女作家经常能够
处理的题材。
2、“俄国会忘记我的敌人，但是她不会忘记我”权利，是压迫在人类命运上的幻影，像烟酒一样容
易上瘾，有百害而无一利。一旦失去，便会感到深深地折磨和无尽的痛苦其实，自己的感受如同小说
中的“我”。的确，库里洛夫的残忍，麻木，对百姓的精神折磨，毒害很令人憎恨，可是，正如“我
”所说，他们只是一群愚昧，一直追求着无法实现的所谓理想世界，一直沉浸在自己的梦里，为着所
谓的权利，这种权利会令人丧失自我，遮蔽本质的善良，良心。从古到今，权利就是统治者的象征，
一直梦寐以求获得的精神力量
3、战争，革命，死亡，牢狱，流放，无边的梦境。。。我开始怀疑《秋之蝇》中的那个老仆人，那
个衷心耿耿的总是在怀念着“我们那个年代”的老仆人，她的付出是否值得，当孩子们渐渐长大，对
她的依恋成反比地越来越少，当主人们在为艰难的生活抗争时，她默默所作的一切让人感动，但到了
最后，当人们眼中的她只是一个年老无用的仆人时，真的怀疑，曾经的付出是否值得？关于另一个故
事《库里洛夫事件》，读来感觉很真实，随着作者的笔触，就像是见证了发生在身边的一场战争，猜
忌，报复，利用，谋杀，很可怕的一场梦，当最终醒来时，谁生谁死，又有谁知道谁心里在想着什么
。语言非常简短平实的一本中篇小说，却让人在读完后在心中留下了一抹淡淡的忧伤。
4、这本书是在学校图书馆无意看到的，一直都很喜欢看外国小说，但唯一害怕是书的翻译，不过翻
看了这本书，觉得翻译还挺好的看到这本书的简介时，就有一种冲动想读下去。很喜欢这样的题材，
从出生到死亡的过程，面对战争，人们是无法摆脱命运，只能默默地接受它，从容地面对它。看完了
秋之绳，平淡的语言，没有任何让人心惊动魄的高潮。却让你在朴素的语句当中微妙地勾起你对生活
的反思。卡林娜一家人在逃难后对命运的态度，消极彷徨地面对人生，然而作者却巧妙地运用对比，
仆人一直衷心地跟从他们，即使面对家人儿女因为不满现实而发出对她的抱怨，呵斥，但她也是默默
地为他们一家人而工作。其实我觉得她有种阿Q的精神胜利法，无论她面对死亡还是各种问题，每次
她都会说是上帝的眷顾，可能外国人也像中国人一样相信菩萨会保佑我们。当看到结局的时候，觉得
是有种微弱的感伤。仆人因为听到一种声音而走出门外，最后一直走进湖水里面而身亡。其实在她看
见幻觉的时候，我觉得是因为她已经病老而产生幻象，一切都是死亡的象征。但作者写得很平淡，并
没有那种悲伤的结局。虽然同样都是死亡的结局，但却平淡地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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